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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
镇为历史文化名镇、蒋氏祖居地，却鲜有
人知道闽东也藏着一处同名的桃源秘
境。这座隐逸于群山褶皱里的村庄，红
壤丘陵间叠映着黛色山影，梯田铺锦处
飘起袅袅炊烟，青瓦白墙点缀茶垄云阶，
百年古木掩映卵石街巷，一幅水墨长卷
在氤氲岚气中徐徐舒展，将人间烟火与
山水灵韵悄然揉入时光的经纬。“一径竹
阴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鱼翔浅底
明如镜，鸟鸣苍穹绿如兰。”此等诗画意
境，恰是古村古韵的生动注脚。

位于福建省柘荣县乍洋乡东南部
的溪口村，距县城 26 公里，原名金口。
因村北凤里溪与村西玉山溪交汇成“双
龙戏珠”格局，改称今名。20 世纪 80 年
代，文物专家在此发现新石器时代古越
先人使用的劳动工具石刀，经测定距今
4300 余年，将这片土地的人类活动史
上溯至远古时期。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村落”“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福建省重点美丽
乡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
号的获得，溪口村正深耕独特的军事文
化、农耕文明和宗族历史底蕴，蝶变为
闽东地区备受瞩目的文旅新地标。

循着竹露清响步入溪口，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永安
桥。它静卧于玉山溪潺潺碧波之上，桥
身长 47.2 米，宽 5.5 米，高 12.8 米，石拱
净跨 24.2 米，系华东地区现存单孔跨度
最大的半圆石拱桥。桥栏东侧“永安
桥”三字楷书苍劲，两对石狮镇守岁月
沧桑。自清同治二年（1863 年）建成以
来，这座用近一吨重的条石砌筑的水上
长城，跨越百余年风雨，至今仍雄峙溪
流。凭栏远眺，玉峰叠翠与烟村错落尽
收眼底。俯瞰桥下，游鱼戏云影，白鹭
掠清波，桥影与波光交融成璧月奇观。
这座连接古今的时光纽带，既熔铸着匠
人造桥技艺的巅峰智慧，更烙刻着无数

过客的悲欢记忆，在晨烟雾霭中幽幽讲
述着光阴的故事。

跨过永安桥，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古
村道漫步，全长 600 米的古城墙在脚下
延伸。脚步丈量的不仅是毛石的斑驳
纹路，更是历史的厚度。墙垣上的野草
随季节枯荣交替，根系从石缝中钻出，
在墙面上勾勒出浅褐色的痕迹，默默记
录 着 数 百 年 间 的 刀 光 剑 影 与 岁 月 霜
华。最令人称奇的是，几株茶树从城墙
缝隙里顽强地向天空伸展，据说是鸟类
传播的种子在此扎根，至今已有 300 年
历史，其生命力之坚韧，令人震撼。每
当暮色漫过墙头，那些凹凸不平的毛石
便投下长短不一的影子，如同无数沉默
的身影，用无形的嗓音传唱着早已沉淀
的欢歌与铿锵的步履。

据史料记载，溪口城墙与柘荣县城
墙同时建造，均为闽东地区现存最早的
石构城堡。城墙高一丈五尺，厚一丈七
尺，顶部设跑马道与女儿墙。现存遗址
中，“内防匪患、外御倭寇”的双重防御
体系仍清晰可辨——其独特设计既构
筑严密的军事防线，又创新性地融入防
洪功能，通过将城墙与溪流水系科学规
划、有机联动，打造出“以墙固城，以堤
御洪”的复合防御工程。这种军事防御
与水利智慧的巧妙融合，栉沐光阴长
河，依然令建筑史学家赞叹不已，堪称
古代工程智慧的典范之作。

穿过“柘水流芳”古民居门楼迈进
村中，练兵场上两块明代长方形石锁静
默矗立，吸引我们驻足。这些习武石
锁，分别重 360 斤与 280 斤，每块都刻着

“武运昌隆”的铭文，静静印证着这个尚
武村落的武道渊源。

追溯历史，行伍出身的溪口袁氏始
祖从柘荣县城关迁居溪口后，带领村民
修筑城墙、训练乡勇、抵御倭寇，自此尚
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明嘉
靖年间，当地不少人前往南少林拜师学
艺，将所学南拳带回村中传播。累世承
传，如今这套南拳已演变为村民日常的
健身活动。每到农闲时节，村内总能看
到村民舞动南拳的矫健身影，一招一式
间，既蕴含着祖辈的尚武精神，又涌动
着新时代的蓬勃活力。

典雅古朴的袁氏宗祠坐落于村中
心，为福建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清代建筑，其采用面阔三间，进深二
进的布局，总面积 327平方米。宗祠前厅
设有古戏台，内部彩绘木雕精美绝伦，大
量保存完好的文物陈列其中，既有“文
魁”“选魁”等彰显科举荣耀的牌匾，亦有
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的历史遗存。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还收藏着李宗
仁、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何宜武等
多位国民党政要亲笔题写的匾额。1948
年，李宗仁先生有感于袁氏家族崇文重
德、廉慎传家的门风，亲笔题赠“世泽绵
长”匾额以示褒奖。匾上鎏金字体龙飞
凤舞，笔力遒劲，至今仍熠熠生辉，既凝
聚着对家族美德的高度赞赏，也寄托着
对其未来昌明鼎盛的深切期许。

“十里翠竹环村绕，万担茶香润古
今。”溪口村世代以茶竹为业，茶叶是刻
入村落基因的灵魂。从元朝至元二十三
年（1286 年）成为福宁州闽浙官道核心
后，这里便成了物流枢纽与边界商贸中
心。鼎盛时，客商往来如织，客栈林立，
夜市灯火璀璨，早市人声鼎沸，昼夜繁华
不息。山水毓秀与茶香馥郁的沃土，孕
育了闽红史上的传奇人物——袁子卿。

在福建茶叶发展史上，袁子卿是一
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袁子卿，名承
赵，字宗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生于溪口，1965 年离世。他年少时家
境贫寒，长大后以挑货郎为生，在小本
经营中积累起初始资本，由此踏入茶叶
市场，逐步成为富贾。

袁子卿不仅深谙茶叶经营之道，对
各类茶叶的生产、加工、精制工艺亦造诣
颇深。20世纪初，安徽祁门红茶崛起，白
琳工夫红茶因竞争力不足导致价格低
迷，市场萎缩。袁子卿见状，以大白茶为
原料潜心研制新茶，所制工夫红茶汤色
与叶底皆呈橘红色泽，遂取名“橘红”。此
茶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其独特的外形、
香气与滋味，获“秀丽皇后”之美誉。“橘
红”不仅奠定了白琳工夫高级红茶的独
特风格，更令其声名远播，产品远销东南
亚及西欧，将白琳工夫红茶推向历史巅
峰，使之与当时的坦洋工夫、政和工夫并
称为“闽红三大工夫红茶”。

1930 年，袁子卿在福州创办“合茂
智”茶行，凭借精湛的制茶工艺与卓越
的商业头脑，茶行迅速腾飞，成为福建
省第一大茶行。盛名震彻九州，茶香跨

越洲际，终成茶界仰止的传世标杆。
暮色初临时分，炊烟在马头墙间缱

绻升腾，将溪口古村晕染成烟霞幻境。
历经岁月打磨的卵石路泛着温润光泽，
与茶博馆雕花窗棂相映成趣。漫溢茶
香中，千年时光仿佛触手可及。

步入茶产业示范院落，古朴陶壶正
煮着新茶，沸水注入盖碗的叮咚声，恰
似时光琴弦的轻吟——元代茶宴的击
鼓声与现代茶艺表演的丝竹之音和谐
共鸣，明代茶票上的墨迹与电子支付的
提示音交织成曲，清代茶号账房的算盘
珠 响 与 直 播 镜 头 里 的 点 赞 声 交 替 回
荡。历史的跫音与时代的脉动，在此共
同谱写出独特的韵律。

探寻岁月雕琢的茶脉，溪口村以茶
铸魂，在黛峰碧波间擘画新的盛景——
锚定“茶旅强村”目标，厚植千年茶文化
底蕴，大力实施产业融合，修缮袁子卿
茶史遗迹，唤醒尘封的记忆，培育“溪口
袁子卿”茶叶区域品牌，擦亮文化名片，
新建“茶博馆”“茶农驿站”“民情茶馆”

“茶产业示范院落”等文旅地标，让茶香
飘进每个角落。“观影溪口，诗画茶乡”
的时代篇章，正缓缓展开。

而这宏大的发展蓝图，离不开每一
位溪口人的坚守与创新。百年茶坊内，
非遗继承人依然秉持古法，布满老茧的
双手精准把控着火候，让杀青的茶香复
刻着祖辈的记忆。昔日茶商翻越千山
万水开拓茶马古道的勇气，在当代茶人
身上化作进军国际市场的果敢。他们
借助数字电商，重新激活“万里茶道”，
让溪口茶香漂洋过海。

在这片浸润着悠悠茶韵的土地上，
传统与创新激烈碰撞，迸发出璀璨火
花。一代又一代溪口人，以匠心为笔，
以开拓为墨，在青山绿水间镌刻着属于
溪口茶乡的崭新传奇。

（作者单位：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检
察院）

千年茶路溪口香
谢恩宁

溪口古村风景如画

我的非遗故事

这是一个数字高清摄像头。这次，
王老汉从镜头里终于逮到了来人是谁。

临近中午，太阳越来越毒，王老汉
从地里抽身回家。开门进屋，他看见窗
台下的桌上又放着一袋大米、一桶食用
油、一块新鲜猪肉。王老汉急忙按照儿
子教的方法打开监控，看清了给他家送
东西来的就是检察官刘义。

王老汉急匆匆走出家门，向左邻右
舍打听刘义的去向。邻居说，看到检察
院的几个人朝村里花椒基地去了。

王老汉汗流浃背追到花椒基地，果
然看见刘义等 5 人在山梁上与花椒基
地经理交谈甚欢。交谈结束后，王老汉
过去一把拉住刘义的手。

“刚才我到地里去了，回家看见窗
下的东西，不知是谁送的，打开监控一
看，原来是你呀。”王老汉停了停，用袖
子擦擦脸上的汗继续说，“你这样关照
我，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啊！”刘义赶
紧招呼王老汉在路旁条石上坐下，微
笑着回答：“明天是端午节，没什么拿
的，只是来看看。”两人嘘寒问暖拉起
了家常。

62 岁的王老汉，曾是建卡贫困户。
那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刘义与王老
汉结为“穷亲”，合力向贫困宣战。

那是一个哈气成霜的早晨，刘义
几经周折，沿着斗折蛇行的山路第一
次找到王老汉的家。说是家，其实就是
山崖下两间破旧的危房，土墙在陈旧
残缺的瓦片遮盖下显得斑驳苍老，雨
水冲刷墙体后的痕迹尤为显眼，房子
摇摇欲坠。

刘义小心翼翼地推开吱呀作响的
木门，一股带着霉味的湿气扑面而来，
阴暗逼仄的房间里，摆放着两张老式木
床，被褥也同样老旧，几条木凳铺满灰
尘，墙壁被厨房乱窜的烟雾熏得又脏又
黑。听到来人喊声后，王老汉抱着病恹
恹的身体，慢慢从里屋走了出来。

王老汉患有慢性病，老伴于 20 年
前去世，女儿远嫁安徽，已成大龄青年
的儿子找不到对象，一直在福建打工。
因家中无多余房间居住，女儿儿子长年
不归家。王老汉拉着命运的纤绳艰难前
行，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草草度过余生
了。谁知，党和政府派来了扶贫干部。

刘义了解到王老汉致贫的原因后，
与帮扶组协同镇、村共同制定出帮扶措
施：一是帮助他家实施危房搬迁；二是
给予他本人疾病救助；三是支持他儿子
进厂打工。

目标一旦明确，立即付诸实际行
动，当务之急是危房搬迁。刘义为王老
汉新房选址、协调宅基地、落实建筑队
等事没少操心。经过两个多月奋战，王
老汉新建的五间红砖房终于在公路边
落成了，同时安装了饮用自来水，好多
家具重新置换。乔迁新居那天，王老汉
笑得合不拢嘴。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那年年
底，王老汉的儿子经人介绍，与邻村一
姑娘喜结良缘，远在外省的女儿也赶回
来祝贺新婚。人逢喜事精神爽，家人团
聚，喜上加喜，王老汉感觉幸福满满。让
人称奇的是，经过救助医治，他的慢性
病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刘义与这门“穷亲”越走越近，从细

化增收项目到日常生活关照，无一遗
漏。逢年过节，刘义总是提着油、米、牛
奶等上门看望，可王老汉十有九次不在
家，刘义便把礼物从窗户递进去，搁在
窗下的桌上后悄然离开。

王老汉穷是穷，但活得有志气，为
人实诚、人缘好，经常不计报酬给乡邻
帮忙，在团方四邻中留下良好口碑。邻
居为感谢王老汉，时不时给他家送来蔬
菜、大米或者一碗猪油等物品。望着那
些飞进家门的礼物，王老汉想知道究竟
是哪些好心人在暗中帮助自己，即使现
在报答不了这份恩情，也要把名字记下
来，让儿子今后慢慢偿还。

王老汉把自己的想法在电话里告
诉了儿子。儿子说：“这个简单，我回家
安装一个摄像头就知道了。”第二年年
底，儿子儿媳怀揣打工挣得的票子高兴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在堂屋门上方安装
了一个摄像头，通过这个视角，凡是进
院坝上台阶的人都可看见。儿子教王老

汉经过多次操作实践，王老汉学会了怎
样查看监控记录。

谁料到，安装的这个摄像头像素
低，人影模糊，加之王老汉视力不好使，
还是难以看清是哪些人在资助他。儿子
告诉王老汉：“别着急，我换一个高清摄
像头就看得清楚了。”

儿子委托安装公司上门，重新换上
一个高清摄像头。随着时间的推移，王
老汉收到的礼物没见少。他打开监控仔
细瞧，终于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邻居面
孔，但他们手上的礼物与窗下的礼物还
是有些不符，有些礼物不知何人所送。
王老汉挺纳闷：做好事不留名，是不是
这人故意与他捉迷藏？

原来，刘义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
办案无数，他早就发现了王老汉家的摄
像头。后来进王老汉院坝，刘义选择从
公路的另一个方向过来，避开了摄像
头，把东西撂下开溜。

谜团像一块石头压得王老汉喘不

过气来。还是儿子的脑袋瓜儿转得快，
他委托公司再次上门，调换安装了一个
可以旋转的数字高清摄像头。这次，王
老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了刘义送
礼上门的全过程。

真相大白。王老汉软磨硬泡，非要
请刘义一行到他家吃个便饭，否则心里
不安。刘义推辞不掉，只好答应。那天，
王老汉请村里最能干的妇女主任来家
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招待客人。在
愉快氛围中吃完饭，刘义悄悄将 500 元
现金放到热水瓶底下，然后与王老汉挥
手告别。

很快，王老汉三次安装摄像头的新
闻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里疯传。乡亲们
对此议论开了：城里人安装摄像头，是
为了防贼防盗，而王老汉安装摄像头，
是为了寻找好人，真是一件稀奇事！

后来，王老汉儿子儿媳安心在厂里
工作，以厂为家，成为屈指可数的技术
骨干，业绩可观；王老汉农闲之余，到村
里花椒基地打工挣钱，日子一天一天红
火起来，迅速摘掉了贫困户帽子。今年
初，王老汉与刘义商量，打算下半年在
原址重新修建一幢楼房。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

三装摄像头
牟伦祥

非虚构作品展“知道焦家庄吗？在卫河西堤的坡
下。”

我巡河七年，无数次走过西堤坡下
31个村庄，村名熟稔。哪有什么焦家庄？

问我的，是邻居的亲戚，姓王，今年
62 岁，来自县域最西南的姚尔庄。老王
见我如此笃定，感到不解：“不会错的！
三年前，伯父病重，我跑湖南常德去看
他。他说，焦家庄就在卫河西堤坡下，还
要我方便时，去那村打听下李满囤，看
还活着没有。”因老王近年在外忙于打
工，终没去成。一年前，伯父去世，老王
心里落下疙瘩，偶尔梦里遇见了伯父还
在问他同样的问题。

1.
卫河，就是京杭运河途经河北省临

西县境的俗称。西堤，就是卫河左岸，长
度 39.2 公里。对左岸情况如此谙熟，完
全始于我的履职。从 2017 年 7 月，我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肩负起了卫河左岸水
系生态环境司法守护的职责。

“伯父年纪大，也许会记错吧。”
“不会。他对过去抗日打仗的事，清

楚 得 很 ！”老 王 情 绪 有 些 高 涨 ，“1941
年，伯父王明通 11 岁逃荒到东北，后参
加东北抗日联军。1946 年攻打四平，他
认识了老乡李满囤。俩人约定：如果战
后只剩一人，那人要关照好对方父母。
四平战役，李满囤身负重伤，送后方医
院抢救。伯父在胜利后，随军南下，最后
落户在湖南常德……”

老王满脸自豪与惬意，如数家珍般
叙说，似乎不再证明内心焦家庄的实锤
存在，但出乎其外，却产生出一种征服
的力量，改变了我对“坡下没有焦家庄”
的笃定和态度。

“看来，当年卫河西堤坡下，的确有
个焦家庄。”我收回表态，并为先前急于
答复的唐突感到不安和愧疚。我决定帮
助他查找焦家庄，寻踪一位英雄的原
乡，了却一位英雄战士生前的夙愿，让
后人“家祭无忘告乃翁”。

焦家庄，不仅 31 个沿河村落中没

有，即使放眼到县域 542平方公里的 299
个村落，也没有焦家庄的出现。找到焦家
庄，只有从史料中寻踪，再与今日缀连，
方能知晓其昨日的原址与今天的人脉。

占尽了一周业余时间，我借来不同
年代版本的县志、地名志、水务志，还有
地方稽古、钩沉之类的文史材料。从事
文字工作多年，加之近年又参与遗址保
护、文物考古活动的经验告知：完成“看
见”焦家庄的任务，也许极易，但更多的
是艰难。

周末夜晚，书房灯光如昼。顶灯、
台灯，还有床头阅读灯，齐刷刷地照着
地板上、书桌上、床铺上摊放的各种史
籍、史料。我拟定从区划名谓变易的三
个历史切面入手，以卫运河左岸村落
查考为主线，与“大事记”相结合，一举
将 80 年前后西堤坡下的焦家庄，打捞
得淋漓尽致。

夏属兖州、西汉置县的临西这片沃
土，在现、当代 80 余年的日月流转中，
1942 年因日军发动“铁壁合围”，为纪
念牺牲英烈，易名为宏毅县；1964 年，
又以卫河为省界，从原属山东省临清县
析出，设置了以“临清之西”为名的河北
省 临 西 县 ，归 邢 台 专 区 管 辖 ；特 别 是
1972 年，因治理海河流域水灾水患，临
西县沿河 5 个公社（乡镇），有 23 个村进
行了整体或半体迁建。

踏上故纸堆铺就的史料之路，追溯
着岁月流光中的时移世易，在放大镜下
密密麻麻的文字与图表中，去抻展时光
的褶皱。我沉浸于紧张有序的忙碌中，
情感在似有似无的捕捉中沉浮与波动，
完全忘却了时间的存在，及至窗外远处
鸡鸣声传来，才停歇下一夜跋涉无获的
脚步。推开了窗扇，一阵清凉的晨风，吹

醒我的理性：一个连地名志等各种史料
都了无迹痕的焦家庄，它果真存在吗？
我甚至怀疑起老实巴交的老王。进而又
猜想，要么是李满囤时述的方言所误，
要么是王明通存有讹传？

2.
草长莺飞，天气和暖。在单位义务

植树活动现场，老王打来问询电话。我
告知实情，并提出了疑问，老王没有反
驳。约 10 分钟过后，他居然通过微信
拍照方式，传来了伯父两年前催问其
探访李满囤情况的家书，且用语音留
言道：“那年代，穷苦家的孩子当兵，业
余都要学文化，先学写姓名，后练写家
乡地址。”

我抻展微信发来的拍照放大看，
常德某银行素色的信笺上，钢笔字迹
笔画直愣，字体棱角分明，尽管字距稀
疏，却个个力透纸背：“李满囤的家，就
在河西的卫河坡下的焦家庄。”老王没
有 错 ，大 家 都 没 错 。北 大 洼 的 植 树 现
场，倒春寒携来的朔风，刮在耳畔呼呼
作响，我杵在工地上发呆，莫名地，心
底涌出了一种酸楚。战前一句话的约
定，老人惦念了一生。它不仅化解了我
的困惑与质疑，更让我为他们报国以
生命相许的忠诚，及其老乡间真挚的
情谊所感动。

焦家庄，一个两位英雄战友间心中
永远的铭记，一个史料中却无记载的存
在。究竟有何蹊跷？我断言：它一定在现
实中“隐居”，等待着被发现。

“您听说过焦家庄吗？20 世纪 40 年
代，在卫河西堤的坡下。”

一切似乎回到原点。周末上午，老
王的先前问语，被我用电话重复给了老

乔。老乔，临西县志 1995 年版的执行主
编，地方史学家。他思忖许久，才说：“临
西没有，近似村名，临清倒有几个。”临
清，从人文地名角度，它是临西脱胎而
来的“母体”。临西，从自然地域而言，又
是临清的“鼻祖”所在（古临清遗址，位
居临西县城南仓上村，全国重点文保
单位）。如今，隔河相望的“两地”，从村
落谓名有着历史性关联，难道那里的
村落，与焦家庄有关联？获悉线索，我
决定到那里“捕风捉影”，看能否嗅探
到焦家庄的气味。

翌日上午，从临西县城出发，我驱
车沿 514 国道东行，20 分钟横跨卫河大
桥，驶出临清市城区向南，一条东南蜿
蜒而来、甩尾蔓延西北的河流呈现眼
前。它就是开凿于元朝、明代重修过的
会通河。会通河在临清故城内会通闸处
与卫河相接。依循导航引领，我们来到
尚店镇西南，辗转走访了焦家东村、焦
家西村、焦家南村。刨根问底的调查证
实：他们与河西的焦家庄，既无姓氏宗
族血脉之缘，也无村落间的瓜连蔓引。

“什么情况，会导致一个村庄，存在
而无名？又是什么情况，会使一个村庄
湮灭消失？”

工作间隙，这种碎碎念总也抑制不
住，时时闪现在我的大脑中。闪现多日，
凝固成了这样一幅焦家村的思维画像：
它存在于大村之中，属于“村中之村”的
自然村。所以，凡涉及该村的官方文书、
文史记载，均以大村（行政村）的称谓代
之。它人口小众，村名仅在“圈内”流传，
1973 年卫河左岸外扩，掩藏在迁建村
中的焦家庄，自然无痕消失。

这是一个逻辑自洽、完全闭环的推
定，也是释解“存而无名”现象的唯一答

案。由此，只要从当年丁村、西温、东温、
刘口 4个全迁村和 17个半迁村中展开调
查，“隐居”的焦家庄，一定会再度浮现。

然而，后续调查真相说明，即使完
美的推理，也仅是推理，它永远取代不
了现实。因为现实远比你想到的复杂，
还要复杂。

3.
“ 你 们 听 说 过 焦 家 庄 吗 ？约 80 年

前，它同样在堤岸坡下。”
暮春时节，齐店村广场的树下，五

位老人晒着斜阳唠嗑。我递上了香烟，
向他们询问。

齐店，依傍卫运河左岸。清朝末期，
因齐氏先人在此处的路边开店，渐趋形
成自然聚落——自然村，迄今只有 59
户，隶属邢庄村委会。

“80多年啦，谁还能记得！”有老人说。
“从别人口中，有没有听说过？据

说，当年它离咱这村不算远。”我拉近距
离，激发着老人。“让我想想……哎，对
了！我摔腿那年，2003 年，上边来人，说
是调查日本小鬼子扒河淹村的事儿。听
俺爷爷齐明德好像说过一句，焦家庄早
没啦，哪儿还有人答证明材料？”

“后来呢？再仔细想想。”
“后来啊，不知谁说了句，隋五里村

有老人看见过决堤，就去了那村。”
隋五里，距邢庄 1.5 公里。在该村柏

书记家获悉，2003 年口述实证材料的
老人叫李兰成，早已去世，但一起参与
过调查活动的老人有人健在。他们应邀
来到柏书记家，实证了焦家庄的存在：
焦家庄，位于隋五里村东南 2.5 公里处。
1943 年时，村民人数有百余，村外还存
有一座邻村人在此建造的砖窑废墟。它

的湮灭，源于河水滔天的吞没。2003 年
4 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人员，
前来调查侵华日军冀鲁细菌战，其中关
涉到焦家庄决堤事件。

我辗转联系并查档调查史料，彻底
还原了焦家庄湮灭真相：1943 年 8 月，
鲁西北、冀东南区域，连日普降大雨十
余天，卫河水位迅猛上涨，水漫堤沿。8
月 27 日早晨，日军驻临清五十三旅团
第四十四大队大队长广濑利川，遵照日
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
命令，率领驻临清城的第五中队、机关
枪中队各一小队共 60 人，抵达临清桥
北附近的卫河西堤，将焦家庄村东大
堤，用铁锨、洋镐刨开。群众闻声赶来哀
求，被日军用铁锨打翻在地。顷刻间，洪
水滔滔，一泻而下，焦家庄村老人、孩
子，连同跑到街上的壮年男女，全被洪
水吞噬。焦家庄决堤事件，造成临清、馆
陶、邱县、武城等 11 万户 67 万多人流离
失所，死亡人数计 3万余人。

天地变色，大地震颤。连史料中亦
未能留下村名的焦家庄，居然这样消逝
在卫河畔。获取真相后，我仿佛在触目
所及皆是汪洋的上空，听见了哀嚎声的
盘旋，又似乎看到焦家庄的村民在水浪
咆哮中挣扎、葬命。

“ 记 住 苦 难 ，比 怀 念 辉 煌 更 有 意
义。”焦家庄，一个不该忘却的存在，一
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村名。它从时光深处
走来，必将以彻骨之痛的历史记忆，激
发出我们勿忘国耻、奋发前行的持续动
力，去努力建设现代化中国幸福美好的
明天。

天空低垂，卫水呜咽。“五一”长假，
我与老王还有柏书记等来到焦家庄村
原址。卫河堤内的滩涂上，伏地生长的
绿色藤蔓，怒放着各色鲜花。我们立定
此处，垂首默哀，为了英雄李满囤，为了
老王的伯父王明通，也为焦家庄无辜葬
身的百姓……

经民政部门查证，李满囤为在册烈
士，1946 年负伤后牺牲，卒年 19岁。
（作者单位：河北省临西县人民检察院）

隐匿的村庄
马士江


